
本报编辑部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行政楼 527 室 邮编 :230026 电话 :3602583

2012年6月15日

4 责编 版式 杨晓萍 E-mail yxp@ustc.edu.cn 电话 3602583 综合副刊
ZHONGGUO KEDA BAO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一鉴亭一鉴亭副刊副刊 第第 385385期期 我们毕业啦我们毕业啦 摄影摄影 石兄石兄

诗1首

季节的风铃

怀抱融化的河流和久违的村庄

想象的空间变得没有边缘

只有湛蓝天空成为放牧的原野

享受着阳光的温度和水草的温馨

是谁把一些悠长的牧歌

驮向山外的天空？

让所有季节的风铃

涌进思想的深处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凝聚成一段亘古不变的风景

每时每刻每分每秒

我都在用心精心喂养平淡的日子

当季节消瘦的声影

成为一张远行的风帆

你却依旧伫立于河的对岸

让心中的感念不敢轻易地说起

􀳌 五月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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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启程
——写给我的学生

􀳌 王纯

六月的校园，夏花绚烂。学
生们在花下拍照留念，他们笑
着，嚷着，如同一群快乐小鸟。
他们把我也拉到过去，对我说：

“老师，你笑笑，你笑起来可漂
亮了！平时你不笑的时候多，我
们毕业了，留给我们一个花开一
样的笑容吧！”我笑了。照片
上，我笑得那么开心，我在照片
的背面写上一行小字：“她在丛
中笑！”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平日
里我板起脸来扮演“严师”的角
色，为的是要驾驭得住你们叛逆
的青春。可是，藏在我的严厉背
后的那颗心，是柔软的，慈爱的。
你们要毕业了，我突然觉得心一
下子空了，空得那么不知所措。我
愿意放下所有的面具，袒露我深
深的爱，陪你们走过离别的最后
几天。

日子过得可真快，三年时光
飞逝，仿佛刚刚踏上一条风雨与
共的小舟，还没来得及欣赏沿途

的湖光山色，轻舟已过万重山，
我们瞬间到了彼岸。

想起三年前，你们第一次来
到我面前的样子，还是历历在
目。第一天来了，你们太闹了，
教室里都沸腾了。我冲进教室，
冲你们喊：“谁在闹？闹什么！”
你们低下了头，我看到的是一群
黑压压的小脑袋。我在教室里宣
布：“全班54名同学，明天早上
我全部会逐一叫上名字来！”那
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还在背座次
表。我想，把自己当做一个勤奋
的牧羊人吧，总要清点好自己羊
群里有哪些羊。这样想着，我偷
偷笑了。第二天早自习，我依次

叫出了你们的名字，你们吃惊地
张大嘴巴。

转眼间，你们长大了，仿佛
一群羽翼丰满的鸟儿，有了跃跃
欲试的豪情。记得初一的时候，
我讲到“爱情”两个字，你们会
捂住嘴吃吃地笑。现在，你们在
课堂上朗读“关关雎鸠，在河之
洲”，那么自然，有时候还会向
自己心仪的异性投去一个深情的
眼波。你们不再喧闹了，上自习
的时候，班里特别安静，安静得
像一幅画。我坐在讲台前，静静
地欣赏着，想从那一张张青春的
脸上，找到成长的痕迹。

还记得那次运动会吗？我们

班的拉拉队员的嗓子全都喊哑
了，最后我们取得了全校第一名
的好成绩。大家像得了奥运冠军
一样，激动得又唱又跳，有几个
同学还流下了眼泪。那一刻，我
们见证了团结友爱的力量，无比
荣耀。还记得那次我生病了，不
得不休息了一阵。你们写信安慰
我，送给我各种各样的小礼物。
我回到学校时，你们在黑板上写
了几个大字：“老师，我们想
你”，黑板上画了很多漂亮的
花。那次，我流泪了。

就要毕业了，伤感弥漫在我
们中间。我对你们说，人生就是
一段段行程，这一程，我们一同走
过；下一程，还会有人来陪。青春
的乐章，在一个短暂的休止后，将
会是更加激情昂扬的旋律。

你们就要离开我，开始一段
新的航程了。扬起风帆，启程
吧，整个辽阔的大海，都是属于
你们的。愿你们乘风破浪，开拓
出美好的明天。

父亲的背包
􀳌 周礼

毕业那年的那些事
􀳌 宁妍妍

在网上遇到刚高中毕业的表
妹，还没聊几句，表妹就一连发
出好几个流泪的QQ表情，问明
原因后，我长舒了一口气，还以
为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原来是
表妹毕业了，要和她几个关系很
好的姐妹们分开了，心里难受。

一时间和表妹产生了共鸣，
想起当年自己毕业的事情。十多
年前，我也如她这般青葱的年
纪。当时在学校里，有三个女孩
一个男孩，是我最好的朋友。当
时我们是校园四姐妹，外加一个
超级帅哥常常相伴，很是令别人
羡慕。四个女孩按年龄大小分为
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大
叫高柯枫，有一米七的个头，很
短的头发，像个男孩子，无论什
么事她都懂得多，一副很老成的
样子；老二就是我，腼腆内向爱
写写画画；老三叫苑琪，和我同
桌，外加关系好，是我的“老
婆”我是她的“老公”，当时在
我们那个年代，女孩与女孩之间
关系好的，流行称呼“老婆”

“老公”，苑琪比我更文静内向，
除了和我这个“老公”多说几句
话外，对待别人简直是金口玉言
吝啬极了；老四叫付利娜，眼睛
小小的，歌唱得好，写一手好
字。至于那个帅哥，是外班的，
叫孙延峰，一米八的个头，能和

谢霆锋相媲美，和我们一样爱吃
沙琪玛和冰糖葫芦。

有时周末，我们会一起去爬
山，那个山下住有人家，我们会
趁人不注意时在山上偷几个桃
子，挖几块红薯，麦子刚刚满粒
时，我们偷麦穗，找个没人避风
的地方捡些树枝架起火，一人手
持一把麦穗，不一会就有扑鼻的
麦香，烤熟后，把麦头掳在掌心
揉搓，然后把麦皮吹掉，剩下的
麦仁一把放在嘴里，香味十足，
当我们吃完面面相窥时，才知
道，人人的嘴巴都成了黑老包。
这是外盗，还有一次内盗，印象
极为深刻，当时我们学校的食堂
被别人承包了，那个男人死抠，
每次给我们打的饭菜都不够吃，
那天饭后，我们几人经过食堂，
看到里面没人，于是，老大就偷
偷地掀起锅盖看了看，发现里面
还有很多土豆丝，当机立断之
下，我们火速去拿来了两个饭
缸，在有人放哨之下，老大心跳
加速地偷了满满两缸子土豆丝，
我们把菜放回了寝室。下顿的菜

钱就省下了。当我们窃喜有说有
笑时，路过伙房只听到那个抠门
男人在自言自语道：咦，菜怎么
少了……在一旁路过的我们急忙
捂住憋不住笑的嘴巴一留烟跑
了，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一直笑到
肚子疼。还有一次逃课，那是我
们最不爱上的体育课——千米长
跑，要求在几分钟之内跑完，每
次跑完都累得半死，那次，我们
几个商量一起不做好孩子，逃
课。那天下午上体育课时，我们
几个逃到校外去游逛，虽然心里
很忐忑，但心想挨一顿批总比去
跑那一千米好得多。更何况不是
一个人挨批，是四个人呢！结果
比我们预测还要惨，下午放学
后，体育老师向班主任告状，我
们四个女孩不但挨了批还被罚站
在操场上，一人抱一棵树，引来
很多人围观。那次，把我们的面
子丢尽了。自那以后哪怕长跑累
死我们但再也没有逃过课。

十七八岁，正是情窦初开的
年纪，除了苑琪对孙延峰没有感
情挂扯外，我们三个女孩都暗自

喜欢他，但孙的表现让我们琢磨
不透，对我们都很好，谁也猜不
到他到底喜欢谁。 毕业前的那次
学生大会，让我们揭开了谜底，
当时孙的班坐在我们班前面，老
大和老四都看到孙的屁股下面坐
了一本书，也许是会开得时间太
久，孙的书掉在了地上他竟没发
现，老四猫着身子去捡了回来，
打开里面竟掉出一封信，我和老
四看完信后，内心莫名的痛，原
来孙一直喜欢我的“老婆”，对
他不爱搭理的苑琪，那是他给苑
琪写的表白信。最后，孙知道我
们四个偷看了他的信，一时恼怒
成羞。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四个女
孩都不理孙了，直到毕业前几
天，孙的同学留言本传到我们
班，特意让我们四个人给他留言
时，我们才重归于好。

几天后，我们毕业了，每人
凑十块钱在一起撮了一顿，饭
后分别时，我们沉默了很久很
久，最后都掉起了眼泪，孙还好
些，我们四个女孩都哭得稀里哗
啦……

如今十六年过去了，幸运的
是，我和苑琪都嫁到了同一个城
市，而且两家相距甚近。那三个
人却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们现
在过的怎么样？不知道他们还能
不能想起毕业那年的那些事？

那天，父亲来城里看我，给
我带来了很多家乡的土特产，有
干净饱满的花生，新鲜洁白的芍
粉，脆香的核桃，甜润的红枣
……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军用背
包里。这个背包我是非常熟悉
的，它陪伴了父亲大半生，是父
亲入伍时部队发的，退伍后就成
了父亲外出打工的行囊。背包原
来呈深黄色，但多年的洗刷和日
晒，颜色早已褪去，泛白而发
毛，但父亲却一直舍不得丢弃。

在我的记忆里，每逢快过年
时，父亲便背着他那个军用黄背
包，从遥远的异乡，乘坐数天的
火车和汽车，风尘仆仆地赶回家
来与家人团聚。年关一过，父亲
又背起那个军用黄背包，装着换
洗的衣服和棉被，连同一家人的
生计，以及对家的留恋和牵挂，
离开家乡踏上打工的行程。在这
一回一返中，父亲的青春也被消
磨殆尽，他从一个年轻帅气的小
伙，变成了一个瘦骨嶙峋、白发
苍苍的老翁。

我刚出生不久，作为老大的
父亲便从他的大家庭中被分了出
来，得到了一间很小的破瓦房，
这间房便成了我们的卧房、厨
房、饭厅。这样的破房只能勉强
挡风避雨，每逢夏季遭遇暴雨，
屋里到处都在漏水，家中所有的
器皿都成了接雨的工具；而到了
冬天，寒风无情地从四面吹刮进
来，更是冷得够呛。面对家庭的
窘困，面对嗷嗷待哺的我，面对
母亲的无可奈何，父亲背起他的
军用黄背包离开了家乡，一路南
下到了广东。第二年我们家便住
上了三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

我十九岁那年考上了大学，
本来是一件令全家高兴的事，而
就在同一时期，母亲却突然身患
重病，用去了家中所有的积蓄。
所幸母亲的病总算好了，但我上
学的学费却没了着落。我明白大
学是上不成了，尽管上大学曾是
我多年追求的梦想，十二年的寒
窗苦读也是为了这一天。然而我
不敢在父亲面前表现出来，更不
敢向他提出关于上学的事，因为
这么多年父亲也非常不容易。然
而父亲却读懂了我的一切，他拍
着我的肩膀问我：“想不想上
学？”我含着泪点了点头。父亲笑
了，到我开学的那一天，父亲备
齐了我所有的学费和两个月的生
活费。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给
我筹集学费挨村挨社，寻遍了所
有的亲朋好友。父亲是一个从不
向别人低头的人，但这一次为了
我能够上学，他不得不放下他坚
持了多年的尊严。我入学那天，
也是父亲背着他那只军用黄背包
送我的。

我细细地打量着父亲，花白
的头发干涩而缺少光泽，颧骨高
高地凸起，额上的皱纹像刀刻一
般，浑浊的眼睛里饱含着岁月的
沧桑。父亲又老了许多。

父亲住了一宿，说家中还有
许多的事情要忙，便急匆匆地收
拾东西去了车站。我想送送父
亲，但被他拒绝了，他说他又不
是小孩，难道会走失不成？望着
父亲背上一颤一颤的背包，我的
心里隐隐作痛，这些年欠父亲的
实在太多。当父亲的影子彻底消
失在茫茫的人流中时，我的眼里
噙满了泪水。


